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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勇 鄭楷鑫

鮑威爾的無稽之談 時光的渡口：孝道的永恆迴響
海外華文報紙是連接中

國與世界、服務華僑華人的
重要橋樑，主要發揮著傳播
中華文化、提供本土與家鄉
信息、凝聚華人社群、維護
僑胞權益、展示華人形象及
促進民間外交等核心作用。

它們即是信息共享平台，也是構建中國形象
的「軟實力」載體。

此外，海外華文報紙作為連接中外的
橋樑，也應發揮人文交流、民心相通的獨特
優勢，通過傳播中華文化、客觀報道中國發
展、消除文化誤讀來增進理解與互信，積極
推動祖籍國與住在國的民間友好、互利合作
與文明互鑒。它們是促進國際關係深化與合
作的重要力量 。

《世界日報》和《商報》是菲律濱最具
影響力的兩份主要華文日報。兩份報紙長期
服務菲華社區，報道本地及國際新聞、推動
菲中交流，是瞭解菲律濱華人社會的重要窗
口。兩份報紙創立以來，一直都秉持著公正
客觀的新聞媒體精神，積極報道菲中合作進
展，以及報道中國發展成就，和傳播中華文
化，傳遞海外華人聲音，為促進菲中友好，
發揮著積極作用 ，並為增進菲中兩國人民相
互瞭解、深化兩國友誼作出貢獻。

美國退役軍官雷.鮑威爾日前再次寫文
章攻擊菲律濱華文媒體，這次的攻擊對象是
《世界日報》和《商報》，甚至還點名攻擊
《世界日報》管理層和從業人員。鮑威爾這
次攻擊這兩份報紙，主要是不要它們傳播菲
中友好的聲音；這不但是違反言論自由，更
是赤裸裸的霸凌行徑，在在顯明其專橫跋扈

的本色。
倘若是本地華文報在菲中南海糾紛問

題上，刊登過於激烈的親中報道或者是在評
論中力挺中方並嚴厲譴責菲方，那也應該由
菲律濱官方或者民間團體來進行批評，鮑威
爾既不是菲律濱公民，也非本地居民，對菲
中之間的領海矛盾並無任何發言權，更無權
對本地華文報章指手畫腳。何況以上兩份華
文報紙既沒有發表親中言論，亦無作出譴責
菲方的評論，鮑威爾即使是菲律濱公民或者
是居民，也沒有任何理由可以指責這兩份報
紙。

鮑威爾指控菲律濱華文媒體受到中國使
館操控，完全是無稽之談，以上兩份報紙均
是由私人經營，既非中共黨報，也沒有任何
北京背景，更沒有受到中國官方贊助，何以
會受到中國使館操控呢？倘若因最近有華文
報從業員獲中國大使館頒發「使館之友」獎
而遭鮑威爾說三道四的話，那他可真是無理
取鬧；得獎者是因報道有關促進菲中兩國友
好，以及有助推動兩國經貿往來的新聞而受
到使館肯定，這些新聞符合菲中兩國及兩國
人民的共同利益，對菲律濱而言有利無害，
鮑威爾的指責根本是無中生有。

就如中國駐菲大使館所說，菲律濱華
文媒體在促進中菲民間交流、傳遞友好聲音
方面，發揮著不可替代的積極作用，任何試
圖以意識形態標籤化、污名化華文媒體的做
法，都只會製造對立，並破壞來之不易的雙
邊友好基礎。相信菲中友好關係是經得起考
驗的，任何挑撥離間的意圖，最終必定不會
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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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馬尼拉的繁華街頭，
熙熙攘攘的人流中，有一條
不為人知的時間長河。在這
條河流中，流淌著我與父母
的歲月故事。這些故事如河
中泛起的漣漪，在時間的渡
口激盪，返射出中華文化中

孝道的永恆迴響。
自小，我便在父母的言傳身教中明

白了「孝道」這一古老而又深邃的概念。
作為福建人，我們家庭深受傳統文化的薰
陶。父母常常提醒我：人在世間如船行大
海，孝道便是那根最重要的槳。沒有這根
槳，無論航向多麼明確，風浪多麼平靜，
船終究會迷失在無邊的水域。

生 活 在 異 鄉 —— 菲 律 濱 的 馬 尼 拉 ，
我們一家人雖然背離了故土，但那根名為
「孝」的槳卻從未離開過我們前行的航
船。在這個異國他鄉的土地上，時間彷彿
走得格外急促，但每當黃昏的光線透過窗
戶灑進家裏，家中一切便恢復了久違的寧
靜。我常在這樣的時刻思索：在這個陌生
的城市裏，我們是如何緊握住孝道這條文
化的生命線的？

父母在我心中，如同兩座無言的山。
歲月如刀，刀痕斑駁地刻在他們的臉上，
卻從未動搖他們的意志。我自幼便明白，
父母為了家庭，甘願放下自我，為我們撐
起一片天。在福建，孝道是生活的一部
分，融入每一個家庭的血液。而在馬尼
拉，這種根植於血脈的文化基因更顯彌足
珍貴。

父母在馬尼拉打拼多年，從一個小
商販到逐漸有了自己的事業，走過了許多
艱難險阻。我看著他們每日早出晚歸，深

夜才歸家的背影，內心隱隱作痛。或許，
這是我心中的那根「孝」之弦開始輕輕顫
動。我明白，孝不僅是對父母的贍養，它
更是一種沉甸甸的責任，一種難以言表的
內在力量。

記得有一次，父親在工作中突發意
外，被送往醫院。那一刻，我彷彿看見了
時間的河水突然湍急起來，父母為我們拚
搏的身影一瞬間顯得那麼脆弱。我不再是
那個無憂無慮的孩子，而是開始意識到，
父母並不是永遠的港灣，而我，終有一天
要成為他們的庇護。

從那之後，我開始更多地承擔起家
庭的責任，不僅是經濟上的支持，更是精
神上的陪伴。我每天儘量安排出時間與父
母共進晚餐，陪他們散步，或是簡單地聊
天。這樣的時刻，看似平淡無奇，卻在時
間的河流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痕跡。我開
始意識到，孝道不僅僅是中華文化中的一
部分，它更是時間流逝中，人心對親情最
真摯的回應。

父母漸漸年邁，臉上的皺紋如同大
海上的波紋，訴說著歲月的故事。我也逐
漸感受到，時間無情地從我們的指縫間溜
走。然而，儘管歲月催人老，孝道這一根
文化的紐帶，卻讓我們在流逝的光陰中彼
此相連，不曾分離。

在馬尼拉的繁忙生活中，我開始思
考，何為「孝」？

它不僅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核心價值
觀，更是一種跨越時空的情感紐帶。它不
僅存在於血緣親情之中，更昇華為人類情
感中最深邃的一部分。孝道，是一種生命
的延續，是人類在面對時間洪流時，唯一
可以抓住的情感支柱。

林輝煌

歲末奔赴，心之所往
雖已立春，歲末的風，

仍 然 裹 挾 著 寒 意 ， 掠 過 城
市的街巷，也吹過鄉村的阡
陌。城市的街頭，人們行色
匆 匆 ， 腳 步 如 織 ， 彷 彿 被
無形的繩索牽引著，在年終
的倒計時裡奔忙；鄉村的田

野，農人踏著霜露，彎腰拾掇最後的莊稼，
灶房的炊煙瀰漫著臘肉的醇香。年終總結、
未竟之事、歸鄉念想……城市的燈火與鄉村
的炊煙，共同編就歲末的畫卷。這匆忙，似
有無奈，可細看之下，那眉宇間凝著的，分
明是倔強和堅持。原來，人生本就是一場奔
赴，而這場奔赴的意義，唯有在風雨兼程
中，方能悟得朝朝暮暮的深意。

常 想 ， 這 奔 赴 的 姿 態 ， 多 像 一 條 河
流。河水奔湧向前，從不顧慮前方是礁石險
灘，還是平原沃野。它只知，唯有滾滾向
前，才能匯入大海，完成使命。人生的奔赴
亦如此，縱使前路崎嶇，縱使歲末將至、光
陰緊迫，我們依然選擇前行。那匆忙的腳
步，不是屈服於歲月的鞭策，而是內心對
「心之所往」的執著追尋。我們奔赴的，或
許是一個目標，一個夢想，一份責任，又或
是一份對生活的熱愛。這份奔赴，讓我們在
時光的洪流中，有了方向，有了力量。

古往今來，多少仁人志士，亦是在奔
赴中書寫華章。蘇東坡一生宦海沉浮，屢遭
貶謫，可他從未停下腳步。他奔赴在詩詞之
間，奔赴在民生疾苦之中，將豁達與才情灑
滿人間，終成千古風流人物。玄奘法師西行
取經，穿越荒漠戈壁，歷經千難萬險，他奔
赴的，是心中的佛國，是普度眾生的宏願。
他們的奔赴，無關歲末年初，無關榮辱得
失，只因心有所向，便九死不悔。這奔赴，
是生命的昂揚，是靈魂的覺醒。

而今，我們立於歲末的門檻，回望來

路，或許有遺憾，有淚水，但更多的是堅韌
和希望。城市的職場人熬夜加班加點，鄉村
的婦人揉著麵團籌備年糕；異鄉的遊子搶購
車票，老家的父母站在村口等待歸人……那
些未完成的事，未了的心願，恰似一盞盞明
燈，照亮前方的路。我們繼續奔赴，不為證
明什麼，只為不辜負自己的本心，不辜負這
僅有一次的人生。在奔赴中，我們懂得了，
生活的意義，不在於抵達某個終點，而在於
奔赴的過程。那過程中的汗水與淚水，歡笑
與感動，都是生命最寶貴的饋贈。日日夜夜
的奔波，讓我們在城市的霓虹與鄉村的星火
中，觸摸到了生命的溫度，在瑣碎裡窺見了
生活的真諦。

歲末的奔赴，是一場與時間的對話，
更是一場與自我的較量。我們明知前路或有
風雪，卻仍願以堅持為盾，以熱愛為甲，沐
風櫛雨，勇往直前。這「甲」，是支撐我們
戰勝疲憊、打破迷茫的神器，是面對困難時
不輕言放棄的底氣。它像戰士的鎧甲，護住
我們最珍貴的初心——或許是畫家對色彩的
執著，是教師對學生眼中的光，是醫生對生
命的敬畏，是農人對土地的虔誠，亦是遊子
對家鄉刻骨的思念。

正是這份熱愛，讓我們在奔波中不被
壓力擊潰，在打拼中依然咬緊牙關，如同鎧
甲為身體抵擋寒風，熱愛為心靈築起堡壘。
因為，我們深知，人生的價值，不在於你擁
有多少，而在於你奔赴過多少，堅持過多
久。那些看似無奈的匆忙，實則是生命最熾
熱的燃燒。讓我們繼續奔赴吧，向著心之所
往，哪怕山高水長，哪怕歲月如霜。只要腳
步不停，心燈不滅，終有一天，我們會抵達
那片屬於自己的星辰大海。

歲末又如何？奔赴不息，心之所往，
便是歸途。

（寫於2026年2月8日）

高俊仁

雙春疊韻
乙 巳 年 臘 月 十 七 ，二

度立春。舊歲未盡，新歲的
春風已楔入殘冬的薄冰，為
歲末鋪就一層溫存的暖意。
這罕有的節氣重疊，恰似時
光善意的提醒：春從不拘於
時序，人生亦常有第二次開

端。乙巳尚餘十二朝光景，丙午之春已按
捺不住熱切奔赴，如聞鳴角奔馬，一腔熱
望，揚蹄便向新程。

2026丙午年，是天干地支皆屬火的
純粹之年。天干丙為陽火，如驕陽普照，
熱烈進取；地支午為陰火，生肖為馬，至
陽不息，二者同氣連枝，火氣充盈，讓全
年氛圍活躍熾烈，人的行動力、競爭心
與創造力皆被極致激發。午馬對應正南離
卦，主光明昌順，預示南方區域、文化產
業、能源科技等具火屬性的行業將迎高光
時刻；其又為四大桃花之一，自帶人緣向
好、機遇頻現的氣場，正是拓展人脈、展
露才華的吉慶年份。更妙的是，丙午雖雙
火加持，納音五行卻是天河水，成水火既
濟之相——如夏日甘霖潤熱土、引擎水冷
穩行舟，這一年的成功，並非一腔熱血的
猛衝硬闖，而是剛柔並濟的處世智慧，需
在激昂中守清醒，於進取中留餘地，所有
的挑戰，終會化作滋養成長的甘露。

於年近古稀、與文字相守半生的我而
言，這二度立春，不止是節氣的巧合，更
是人生最貼切的隱喻。自1985年《雨思》的
懵懂，到封筆下海二十年的沉寂，再到2008
年《雪霽》後的奮發，幾百萬字的凝萃，
是與時光的較勁，更是與自我的相守。懸
車之年，世人皆道當安享歲月、靜度流
年，我卻偏做迎春、追春的趕路人：怕白
駒過隙，便摳日惜時；懼創作遲暮，便耕

筆犁墨。旁人不解這份執著，可堅守之人
皆知，心中的熱愛與奮進，更是永不落幕
的春光。

這歲末的再度立春，本就是人生的另
一場啟程。它沒有正月立春的喧騰熱鬧，
卻多了沉澱後的從容篤定；褪去了初春的
青澀，更添了歷經風霜的沉穩。人生亦是
如此，有人年少得志，春光早至；有人大
器晚成，春在歸途。無論春之早晚，只要
心懷虔誠，步履不停，終會與美好相逢。
我曾錯失最盛的創作年華，卻終懂人生從
無真正的遺憾：敢回頭、肯堅持，不停的
腳步便能追上時光，沉寂的心田便能再迎
春光。這便是二度立春贈給我們的啟示：
春可再來，夢可重圓，只要心不冷、志不
消，歲月永遠會為趕路人敞開懷抱。

時間在鬢角嵌入風霜，卻在心底澆
灌春光。半生筆墨路，四十載文字緣，見
過繁花滿徑，歷過寒雪封途，嘗過創作的
酣暢淋漓，品過輟筆的悵然若失，終明瞭
人生的四季，從不由年歲定義，只由心態
書寫。你若積極，寒冬亦是暖春；你若奮
進，暮年亦是少年。這雙春疊韻，是天公
贈予歲末的溫柔，更是時光賦予追夢者的
力量——它告訴我們，時光漫長，不必慌
於一時得失；歲月有情，總會厚待執著前
行的人。

今日冬寒未散，春已再臨，敬香與春
神對話，回望一年文字收成，擘畫來年耕
耘計劃。古稀之年，筆耕不輟非逞強，是
刻入骨髓的熱愛；奮力前行非執念，是藏
於心底的信仰。願我們皆如這乙巳年的二
度立春，縱使歷經歲序更迭、世事起伏，
仍能心懷春光，步履不停；縱使年至暮
年、鬢染霜華，仍熱愛奮進，在人生的江
河裡追著春光，一路向前。

胡濟衛

新桃舊符話門神
老家豫南正陽縣過春節

並不叫過春節，而叫過年。
在中國，過年的習俗南北有
別，東西各異，唯一相同的
是家家戶戶都要貼上象徵喜
慶的門神，也叫春聯，俗稱
門對子。門神，源於中國古

代的桃符。古人認為桃木是五木之精，能
制百鬼，故從漢代起即有用桃木作驅邪工
具的風習，以桃木作桃人、桃印、桃板、
桃符等辟邪。每逢春節，人們總要用新桃
符替換舊桃符。宋代文人王安石的「爆竹
聲中一歲除，春風送暖入屠蘇，千門萬戶
曈曈日，總把新桃換舊符」的詩句，說的
就是這件事。

中國最早的門神傳說是能捉鬼的神
荼、鬱壘。東漢學者汝南郡人應劭在《風
俗通義》中就有過記載：上古的時候，有
神萘、鬱壘兩兄弟，他們住在度朔山上。
山上有一棵桃樹，樹蔭如蓋。每天早上，

他們便在這樹下檢閱百鬼，如果有惡鬼危
害人間，便將其綁了喂老虎。

後來，人們便用兩塊桃木板畫上神
萘、鬱壘的畫像，掛在門的兩邊用來驅鬼
避邪。南朝•梁•宗憬在《荊楚歲時記》
中也有記載：正月一日 「造桃板著戶，謂
之仙木，繪二神貼戶左右，左神荼，右鬱
壘，俗謂門神。」

發展到後來，人們又在門神兩邊配上
春聯，內容大都是五穀豐登、六畜興旺、
萬民樂業等，以示喜慶。

春聯始於五代。據考證，中國最早
的一副春聯當為後蜀主孟昶於公元964年
所撰。據《宋史•蜀世家》載：蜀後主孟
昶命學士為題桃符，以其非工，自命筆題
云：「新年納餘慶，嘉節號長春。」 從
此，題桃符便演變成寫春聯了。後來，由
於紙張大量生產，人們逐漸用紙代替桃木
板，這便是貼春聯的開始。

春聯普及盛行於明朝。據《簪雲樓

雜說》載：「春聯之設，自明太祖始。帝
都金陵，除夕忽傳旨，公卿士庶門上須加
春聯一副。太祖微行出觀，以為笑樂。」
而且，他還為王公大臣們御書春聯。賜給
中山王徐達的對聯是：「破虜平蠻，功
貫古今人第一；出將入相，才兼文武世無
雙。」賜給陶安的對聯是：「國朝謀略無
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由於皇帝身體
力行，再加上文人墨客的喜愛，廣大群眾
的傳播，春節貼春聯便作為風俗習慣流傳
下來。

幼年時期，家鄉流傳著一首婦孺皆知
的民謠：「門神門神扛大刀，大鬼小鬼沒
處跑。」這也從另一個側面，真實地道出
了春節為什麼要貼春聯和貼春聯的用意所
在。兒時印象最為深刻的門神就是鍾馗、
秦瓊、敬德、關公、張飛等，大都是朱仙
鎮木版水印，線條粗獷，形象誇張，構
圖飽滿，色彩艷麗，印製精美。也有老家
正陽陡溝鎮的「德勝祥」木版年畫。「德
勝祥」製作的年畫雖然沒有朱仙鎮的名氣
大，但它所使用的顏料是加入了淮河岸邊
的五色土精心配製而成的，遇紙即干，絕
不滲透模糊，套色後可以呈現十餘種鮮艷
亮麗的色彩，渾然天成，也深受廣大人民
群眾的喜愛。

「文革」期間，木版門神年畫作為

「四舊」被政府明令禁止，但作為中國人
春節的象徵，從來也沒有被真正禁止過。
年畫製作藝人們利用農閒的時候在家裡偷
偷印製，進入臘月，便肩挑背馱，走村串
戶沿途叫賣，才使這一民間藝術和文化遺
產得以傳承延續至今。

朱仙鎮木版年畫已被列入國家級非物
質文化遺產，老家正陽縣陡溝鎮的「德勝
祥」木版年畫，也引起了有關民俗和非遺
專家的重視，2021年被列入河南省非物質
文化遺產。

相信在不久的將來，也會被列入國家
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讓這一瀕臨失傳
的民間藝術得到應有的傳承和保護，讓國
人的年味變得更釅更濃。


